
記得退休初期，每早八點鐘起
來，倚在窗邊百無聊賴地看街景，
見到路上那些穿戴整齊匆匆趕着上
班的人群，頓時為自己不必再那樣
營營役役而生出一種幸福感。

可是，日子久了，偶然會有點
羨慕這些上班一族，有點懷戀過去
自己也這樣每天趕呀趕去上班的歲
月。漸漸的，就生出縷縷斯人獨憔
悴的悵惘。這時，又覺得他們比我
幸福了。

上班，一樁令人又愛又恨的事
。除了有收入外，上班能令你跟社
會有更緊密的聯繫感和參與感。

可是，上班也為你帶來無盡的
壓力和勞累。工作順利時令你充滿
成功感，但不順利時又令你有挫敗
感。到挫敗感出現的頻率逐漸高於
成功感後，你便想避，想逃，想
結束這種冰火兩重天的日子。

而且，在那些日子裡，趕，就
是生活的主調。工作家務兩頭燒，
能不趕嗎？在家趕到最後一分鐘才
出門上班，在辦公室趕到最後一分
鐘才下班回家。趕得腰痠背痛，
趕得血壓上升。

現在，雖然也忙，但不必那麼
趕了，可以坐在窗邊看着其他人趕
呀趕了。

是呀，得趕呀，時間就是金錢
。諷刺的是，現在我最不缺的是時
間了，可並沒有因此而富足，因為
當沒有人需要
你的時間時，
時間，就變得
一文不值。

裁
員
不
容
易

，
尤
其
是
你
要
一

天
內
裁
減
數
百
人

，
如
何
有
秩
序
地

派
大
信
封
，
令
數

百
忠
誠
的
員
工
一

個
上
午
全
部
消
失

，
是
大
學
問
。

裁
員
動
輒
數
百
人
，
已
無
章
法

可
言
，
親
自
草
擬
﹁舒
特
拉
名
單
﹂

的
主
管
，
亦
無
從
解
釋
、
無
力
面
對

。
裁
員
大
日
子
，
主
管
要
做
的
，
是

訛
稱
公
幹
或
碰
巧
請
假
，
總
之
暫
時

消
失
，
好
迴
避
下
屬
怨
恨
與
失
望
的

目
光
。派

大
信
封
的
方
式
也
多
姿
多
采
。
有
公
司
由
人
事

部
十
多
人
，
拿
着
一
疊
大
信
封
，
列
隊
操
進
各
部
門
辦

公
點
，
有
如
結
婚
喜
酒
，
服
務
員
捧
着
金
黃
脆
皮
乳
豬

列
隊
操
進
宴
會
廳
的
架
勢
。
人
事
部
同
事
穿
梭
桌
間
，

親
自
把
解
僱
信
送
到
你
眼
前
，
即
場
為
你
辦
離
職
手
續

，
交
收
長
期
服
務
金
，
招
呼
周
到
。
情
緒
不
穩
或
掌
握

公
司
商
業
秘
密
的
，
更
有
貼
身
呵
護
，
保
安
員
親
自
協

助
你
收
拾
雜
物
，
護
送
你
離
開
。

另
一
招
式
，
則
由
部
門
秘
書
負
責
。
女
秘
書
十
年

沒
和
你
談
半
句
話
，
突
然
走
過
來
說
：
﹁人
事
部
找
你

，
請
你
上
去
。
﹂
輕
描
淡
寫
的
兩
句
，
你
知
大
限
已
到

。
整
個
部
門
裁
減
的
，
又
有
不
同
招
數
。
團
隊
的
同
事

們
，
一
同
坐
在
辦
公
室
等
待
﹁死
亡
電
話
﹂
，
人
事
部

的
追
魂
急
電
，
把
多
餘
的
員
工
逐
一
殲
滅
。

更
爽
快
的
方
式
，
則
索
性
趁
你
休
假
，
速
遞
解
僱

信
到
你
家
，
並
連
同
私
人
物
品
一
併
包
好
速
遞
，
省
下

大
家
在
辦
公
室
涕
淚
縱
橫
，
生
離
死
別
的
悲
涼
一
幕
。

大
屠
殺
血
流
成
河
，
豐
厚
盈
利
下
向
員
工
開
最
後

一
槍
的
冷
酷
情
景
，
歷
史
不
會
忘
記
。

一
踏
進
十
二
月
，
便
開
始
收
聖
誕
卡
了
。
但
一

年
比
一
年
少
，
從
多
年
前
的
五
、
六
十
張
，
剩
下
不

到
十
張
。

看
一
看
收
到
的
卡
，
發
現
寄
卡
人
有
若
干
共
同

點
。
一
是
年
齡
都
過
了
七
十
，
說
明
寄
卡
已
是
老
人

家
的
玩
意
。
年
輕
人
十
個
有
十
個
怕
煩
，
要
他
們
去

買
卡
、
寫
卡
、
寫
信
封
（
還
要
先
查
地
址
）
、
去
郵

局
排
隊
買
郵
票
，
他
們
覺
得
太
不
值
得
做
了
。
中
年

人
個
個
都
忙
着
呢
，
如
今
公
司
人
手
很
緊
，
一
個
人

做
兩
個
人
的
工
作
，
哪
有
閒
情
寫
卡
？

二
是
全
都
是
退
休
人
士
，
七
十
歲
以
上
的
人
未

必
都
退
休
了
，
有
人
正
興
高
采
烈
地
發
展
個
人
事
業

，
不
知
老
之
已
至
。
但
寄
卡
來
的
全
退
休
了
，
未
退

休
哪
有
這
麼
空
閒
？

三
是
全
都
沒
有
用
電
腦
，
即
使
部
分
地
址
是
電

腦
打
印
出
來
的
，
也
是
別
人
代
勞
。
如
果
他
們
會
用

電
腦
，
早
已
經
用
電
腦
把
E
卡
傳
出
去
了
。
又
快
，

又
多
選
擇
，
又
不
用
花
錢
買
郵
票
。

四
是
平
常
都
沒
有
通
電
話
、
通
郵
，
這
一
年
一

度
的
聖
誕
卡
表
示
他
們
都
還
存
在
，
而
且
記
得
你
這

位
老
朋
友
。
更
有
趣
的
是
收
到
的
次
序
基
本
上
跟
往

年
一
樣
，
去
年
第
一
張
是
他
的
卡

，
今
年
也
是
。

想
像
他
們
戴
上
老
花
眼
鏡
，

把
一
本
很
舊
的
電
話
登
記
冊
拿
出

來
，
做
他
們
一
年
一
度
的
功
課
。

謝
謝
他
們
！

誰
還
在
寄
卡
？

阿

濃

印
度
孟
買

遭
到
恐
怖
分
子

槍
手
襲
擊
，
死

傷
幾
百
人
，
一

時
之
間
，
孟
買

這
個
城
市
的
名

字
不
停
在
傳
媒
出
現
。

英
文
傳
媒
在
報
道
這
組
新
聞

時
出
現
一
個
問
題
：
應
該
跟
從
城

市
的
老
名
字
﹁Bo m

ba y

﹂
，
還
是

印
度
政
府
近
年
新
改
的
名
字

﹁Mum
ba i

﹂
？
結
果
是
各
適
其
適

，
大
多
數
英
文
傳
媒
用
新
名
字

﹁M um
ba i

﹂
，
個
別
英
文
報
章
保

持
用
﹁Bo m

ba y

﹂
，
理
由
是
方
便
讀
者
知
道
是
那

一
個
印
度
城
市
。

其
實
，
類
似
的
﹁去
殖
民
化
﹂
改
名
行
動
，
在

不
少
國
家
都
曾
出
現
過
，
令
傳
媒
迷
惑
一
陣
。
最
佳

例
子
，
是
近
年
傳
媒
焦
點
的
緬
甸
，
舊
名
﹁Bu r m

a

﹂
，
近
年
改
名
叫
﹁M ya nm

ar

﹂
。
不
過
，
傳
媒
適

應
得
很
快
，
現
今
都
採
用
新
國
名
了
。

一
般
來
說
，
這
些
國
家
名
字
，
改
來
改
去
都
是

英
文
名
，
中
文
傳
媒
不
受
影
響
，
依
舊
用
孟
買
、
緬

甸
。
惟
一
例
外
的
是
韓
國
首
都
，
英
文
名
字
不
變
，

改
的
是
中
文
名
字
，
從
漢
城
變
了
首
爾
。
大
概
是
因

為
韓
國
人
要
擺
脫
漢
文
化
影
響
的
歷
史
，
不
想
首
都

叫
作
漢
城
罷
。

越
南
統
一
之
後
，
舊
日
南
越
首
都
西
貢
改
名
為

胡
志
明
市
，
傳
媒
也
接
受
得
很
快
，
雖
然
，
因
為
越

戰
的
影
響
，
西
貢
（S ai go n

）
一
詞
曾
是
美
國
通
俗

文
化
的
一
個
熟
悉
名
字
，
三
十
年
後
便
已
煙
消
雲
散

，
春
夢
無
痕
了
。

一
直
想
寫
一
篇
關
於
青
城
山
的

遊
記
，
可
一
直
寫
不
好
。
喜
歡
青
城

山
，
喜
歡
在
古
幽
境
界
的
熙
攘
熱
鬧

，
獨
自
登
山
，
缺
少
了
可
以
分
享
的

遊
伴
或
者
見
證
人
，
便
覺
群
峰
環
繞

，
好
像
一
座
圍
城
…
…
對
朋
友
說
：

在
呼
應
亭
看
遠
近
峰
巒
，
起
伏
隱
現

，
彷
彿
到
了
蓬
萊
仙
境
…
…
可
朋
友
跑
得
太
累
了
，
一

直
在
閉
目
養
神
，
對
風
景
好
像
不
大
感
興
趣
了
。

一
心
想
着
要
走
上
最
高
峰
，
倒
還
覺
得
挺
愜
意
，

然
後
，
在
上
清
宮
看
登
山
示
意
圖
，
發
覺
不
過
身
在
海

拔
一
千
二
百
餘
公
尺
之
上
，
起
步
時
，
青
城
山
門
已
是

海
拔
八
百
公
尺
，
才
登
上
四
百
餘
公
尺
的
高
度
，
興
致

頓
減
了
。
一
口
氣
跑
上
上
天
梯
，
但
見
山
坡
上
田
疇
如

錦
，
種
滿
了
嫩
綠
的
菜
和
嫩
黃
的
菜
花
，
山
邊
有
幾
幢

月
木
板
和
青
草
搭
建
的
房
舍
，
對
面
是
橫
亙
的
丈
人
峰

，
直
是
清
人
題
詠
的
﹁長
坡
往
往
開
田
疇
…
…
新
蔬
何

侍
出
山
求
﹂
，
真
是
避
世
而
居
的
上
好
境
界
。

有
村
婦
挑
水
走
過
，
在
泥
路
上
留
下
水
漬
和
腳
印

，
漸
感
﹁白
雲
深
處
有
人
家
﹂
的
喜
悅
，
沒
有
遊
伴
分

享
，
不
免
可
惜
了
。

其
後
跟
一
位
詩
人
朋
友
談
起
青
城
山
，
他
也
有
獨

登
青
城
的
經
驗
，
說
獨
自
走
在
那
麼
古
幽
的
山
中
，
無

疑
是
寂
寞
的
。
青
城
天
下
幽
，
那
一
個
﹁幽
﹂
字
很
有

意
思
。
杜
甫
詩
說
：
﹁自
為
青
城
客
，
不
唾
青
城
地
。

﹂
不
唾
就
是
不
忍
污
染
，
這
層
意
思
很
好
，
可
一
直
找

不
到
人
分
享
，
跟
詩
友
談
了
大
半
天
，
便
覺
意
猶
未

了
。

青
城
天
下
幽

葉

輝

香
港
電
台
即
將
推
出
他
們
精
心
製
作
的
《
香
港
歷
史
系
列

》
電
視
節
目
，
看
了
他
們
的
製
作
特
輯
與
預
告
片
段
，
我
可
以

在
這
裡
向
大
家
推
薦
，
港
台
這
個
香
港
歷
史
節
目
，
一
定
會
受

到
歡
迎
，
而
且
將
會
賺
得
掌
聲
。

節
目
以
歷
史
地
標
、
歷
史
人
物
、
歷
史
事
件
作
核
心
，
描

繪
香
港
自
開
埠
以
來
直
至
一
九
四
九
年
間
的
歷
史
。
而
一
九
四

九
新
中
國
成
立
後
的
香
港
當
代
史
，
則
很
有
機
會
作
為
此
系
列

的
第
二
輯
，
如
是
，
則
香
港
電
台
這
一
傳
媒
機
構
，
將
是
對
香

港
歷
史
整
理
與
敘
述
的
一
大
功
臣
，
至
少
在
大
氣
電
波
上
。

也
不
知
從
哪
個
時
候
開
始
，
恐
怕
是
近
年
的
事
吧
，
香
港

人
開
始
關
心
屬
於
香
港
的
本
土
性
文
化
和
自
己
的
城
市
記
憶
。

在
過
去
，
香
港
身
份
是
殖
民
者
統
治
的
地
方
，
香
港
人
也
常
以

借
來
的
時
間
和
借
來
的
地
方
來
看
待
自
己
的
本
土
，
很
多
歷
史

、
文
化
、
建
築
、
文
學
等
等
，
都
不
予
重
視
，
是
以
不
要
說
四

九
年
之
前
的
香
港
往
昔
或
四
九
年
之
後
的
記
憶
，
都
隨
着
生
活

的
過
去
而
一
一
拋
卻
，
隨
着
日
子
的
消
逝
而
消
逝
，
並
無
珍
惜

之
情
，
亦
難
有
保
存
惦
記
之
心
。
回
歸
後
香
港
人
才
開
始
萌
生

香
港
的
情
懷
，
再
追
尋
自
己
的
歷
史
與
身
份
。
陳
冠
中
著
有

《
事
後
—
—
本
土
文
化
誌
》
一
書
，
可
能
是
第
一
本
較
全
面
寫

及
香
港
文
化
與
歷
史
的
回
憶
體
著
作
，
而
早
期
《
香
江
歲
月
》

電
視
劇
，
則
是
第
一
部
寫
香
港
社
會
面
貌
和
民
生
的
電
視
劇
，

今
天
的
《
歷
史
系
列
》
，
可
能
才
是
香
港
歷
史
吧
？

民以食為天，說起什麼東
西好吃什麼好喝，人們多會豎
起耳朵聽個清楚。怪不得飲食
指南一類的書大行其道。一本
指南在手，揀飲擇食都容易些
，哪能不動心？

因此，《米芝蓮指南》一
出，所向披靡，捧場者眾。指
南一紙風行，除了說明它的權
威性之外，也說明食客聞風而
動，想要以它作為資料，而且
是重要的參考資料。即使不一
定一間一間照着去吃（可能太
貴，倒不一定不想），聊起來
也不至於顯得一無所知。

也可能是羊群心理。
但是，香港人的口味要外

國評審來判定，也是有點奇怪
。當然，有些人的口味比較西
式，也無可厚非，但如果把普
羅大眾的口味硬往那邊拉，那
結果當然是不公平的。而大眾
往往相信 「權威」，在某些方
面是盲目的。

當然，有指南總比無指南
好，至少也是有個提示。人們也不至於在
香港茫茫餐館中無所適從。但可能也成了
雙刃刀，因為它局限了人們的選擇，成為
盲從的標誌。

其實，青菜蘿蔔各有所愛，不必跟着
他人，人家喜歡是人家的事情，不必一窩
蜂去追捧。飲食是很個人的事情，根本不
必和人去攀比。你喜歡魚翅鮑魚，我喜歡
切腩米、雲吞麵，只要自己覺得好吃就行
，不必跟風。

也不能說指南一無是處，它有一定的
道理，但也不能完全迷
信。畢竟是只一家之言
，作不得準。你去問街
坊阿嬸，她可能會訝然
問道：乜水米芝蓮？

時間非金錢
李若梅

新名與舊名
關 平

飲
食
也
要
指
南
？

陶

然

香港歷史有誰知
黃子程

年
輕
時
凡
事
孟
浪
，
說
得
快
做
得
快
，
不
但
得
罪
人

，
也
羞
辱
了
自
己
，
只
是
因
着
年
輕
，
人
家
很
快
就
原
諒

了
，
自
己
也
原
諒
了
自
己
。
年
事
漸
長
，
這
些
﹁優
勢
﹂

不
再
，
要
切
實
地
為
自
己
的
行
為
負
責
，
近
十
年
來
不
斷

自
省
，
從
所
作
到
所
想
，
甚
至
每
天
所
說
的
話
，
厲
害
地

自
我
批
判
，
以
為
已
達
到
相
當
的
修
養
標
準
。
昨
夜
夢
中

，
竟
然
做
了
件
意
圖
佔
人
便
宜
的
欺
詐
事
，
醒
來
夢
境
清

晰
，
愧
疚
，
原
來
潛
意
識
中
仍
有
犯
罪
傾
向
，
人
的
複
雜
性
，
實
在
難
辦
。

雖
然
所
得
罪
的
並
無
其
人
，
亦
無
其
事
，
不
必
作
任
何
道
歉
，
但
所
得
罪
的

，
正
是
自
己
，
並
及
上
天
，
天
知
我
知
，
惟
有
懇
求
上
天
寬
恕
。
或
者
說
：

這
樣
的
罪
，
算
什
麼
罪
？
十
年
前
做
此
等
夢
，
會
當
作
笑
話
與
朋
友
講
。
想

不
到
如
今
良
心
如
此
敏
感
。
從
不
知
者
不
罪
，
到
沒
有
被
發
現
就
不
是
罪
，

到
如
今
夢
中
所
犯
也
覺
是
罪
，
走
了
何
等
長
的
一
段
距
離
。

這
一
生
，
大
部
分
時
間
都
是
為
着
自
己
謀
算
，
白
白
佔
用
地
上
資
源
，

對
他
人
無
甚
貢
獻
，
可
以
說
空
空
來
去
，
白
吃
幾
十
年
閒
飯
，
本
身
就
是
一

種
剽
竊
。
剩
下
來
的
年
日
，
是
否
應
放
下
一
切
自
我
權
益
，
好
好
為
弱
勢
團

體
服
務
？
已
一
把
年
紀
，
如
今
才
回
頭
，
會
否
晚
了
一
點
？
近
日
同
學
間
聚

面
，
人
人
都
有
倦
勤
之
意
，
退
休
回
家
養
鳥
養
魚
，
有
什
麼
意
義
？
但
還
能

做
些
什
麼
？
我
那
二
十
多
歲
女
兒
想
得
出
做
得
到
，
讀
飽
書
又
做
了
幾
年
工

，
正
值
以
專
業
賺
錢
之
際
，
突
然
放
棄
事
業
，
到
貴
州
山
區
的
孤
兒
院
當
義

工
，
理
由
是
內
心
有
上
帝
感
召
。

過
去
一
年
，
女
兒
碰
上
雪
災
地
震
，
有
次
過
河
時
船
艇
翻
覆
，
被
急
流

沖
走
，
真
是
艱
苦
備
嘗
，
如
今
還
天
天
拉
肚
子
，
竟
不
發
一
句
怨
言
。
父
母

不
忍
潑
冷
水
，
卻
又
担
憂
不
已
。
她
比
我
們
這
些
有
心
無
力
卻
得
個
講
字
的

人
强
得
多
，
起
碼
晚
年
回
想
：
無
悔
。

空
空
來
去

葉
特
生

炒魷五式
雲家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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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談啟業邨 陳志華

難忘北京奧運之旅
鴨脷洲街坊學校 六年級 吳梓茵

聖光堂 徐振邦

五公里徒步拉練
漢華中學 中六 楊艷芬 余淑貞

中華基督教會聖光堂位於港島的東院道
七號。其發展歷史可追溯至一八七○年的倫
敦傳道會的太平山區福音堂。

到了一九一四年，已遷到灣仔的福音堂
改名為 「道濟會堂燈籠洲支堂」；後來大約
於一九二二年再遷到現址，並於一九二七年

建成現時大家仍可以看到的教堂，稱為中華基督教會聖光堂。
這座已有逾八十年歷史的教堂建築，已被列為三級歷史建築。

▲聖光堂已有逾八十年歷史

上世紀三十年代，九龍灣一帶仍未發展
。空軍職員當時住在觀塘道近現今坪石邨的
位置，每天要經過觀塘道到現今的啟業邨一
帶上班。如今的觀塘道已成為多線行車的要
道，已沒有了以往的行走路線，一定要經過
隧道或天橋而行。

啟業邨初建時，對外交通較貧乏。居民往往要在觀塘道下車
，經過天橋才可以回家。因此，那時橫跨觀塘道的天橋非常熱鬧
。繁忙時間大家都會彼此爭趕，熙來攘往。現時，啟業邨對外交
通已大大改善，無論小巴、巴士服務也十分完善，居民出入也十
分方便。

啟業邨鄰近的居屋屋苑麗晶花園曾出現過一次居民抗爭事件
。一九九三年，政府計劃麗晶花園和啟業邨旁的健康中心的建築
規模，將與一護養院合併發展。但不少麗晶花園居民表示反對，
指如此規劃與售樓書所列的不同。一九九六年，一些居民在啟仁
街近麗晶花園入口處非法搭建 「司令台」，表達對政府堅持在該
址興建健康中心不滿。之後，居民環繞屋苑遊行示威，並到政府
總部通宵靜坐抗議。同年六月，啟業邨的一群長者到診所門診部
參觀，離開時經過麗晶花園遭到居民攔阻。後來，政府派員遊說
及解釋，直至一九九九年九月，政府派員清拆了 「司令台」，抗
爭行動漸告平息。

本為空軍基地，成為公共公邨，啟業邨可說是經歷了滄海桑
田。現今的觀塘道在過去已是海旁，故村民以耕種捕魚為生。後
來，經填海後成為了機場及空軍基地。現今，基地已變為屋邨。
市區不斷擴充，翻天覆地的發展令人驚嘆！

對於 「好孩子」的定義，人人都會有
不同。

《好孩子，壞孩子》這本書的女主角
──金鈴，面對決定性的升中考試。要升
讀哪間中學？是好是壞？這一年，想自家
孩子進名校的家長們都膽戰心驚，金鈴的
媽媽也不例外。

但嚴峻的事實擺在眼前：金鈴的成績
不夠好。

金鈴想： 「好孩子」的定義，難道就
是卷子上的一百分嗎？

我覺得，《好孩子，壞孩子》的作者
黃蓓佳把學生們心中的煩惱和生活的趣事
描寫得十分貼切。我認為，現在的家長真
的太過注重孩子的成績了，當然，也不能
全怪家長的。因為現在的教育制度確實是
用分數來衡量一個學生是好是壞的，所以
我經常聽到同學們說： 「唉，我媽常常說
我的成績不好，不夠人 『爭』呀！都煩死
了。」

這本書的最後一句是： 「跑啊，孩子
，衝刺啊！」這句話不但表達了家長對子女的期盼和鼓勵，
還好像是蘊藏了許多不同的意思似的，可以讓人揣摸出很多
甜酸苦辣的感覺。

若你想看一看金鈴是不是一個好孩子，那麼就在書中找
一找答案吧！

來到湖南的第四天
，我們經歷了一次非一
般的遊歷行程：由駐地
教官教導野外求生技能
，進行全長五公里的徒
步拉練；目的就是要令

同學鍛煉身體，並藉此親身體驗當地的美好
景色。

在野外生存訓練中，軍官講解如何在野
外辨別方向，例如利用標桿影子來辨別方向
；透過觀察，由樹葉茂盛的地方得知該處是
南方、樹輪排列緊密的應是北面等等，軍官
還教我們如何找到乾淨的水。然後是觀看軍
人的搏擊技巧表演。表演在溪邊的沙石上進
行，由兩位年輕軍人一展身手。他們還教導
我們在受到襲擊時如何防護身體，如何應付
搶劫，還特別教導女同學對付非禮的防身招
式。

最後我們來到金鞭溪進行全長五公里的
徒步拉練。當時，天下着毛毛細雨，但金鞭
溪的景致在雨粉的洗滌下更顯秀麗。我們有
些同學早着先機，因為怕弄濕鞋子而一早配
備了防雨鞋套，可惜的是只走了幾步鞋底便
穿洞了。由於小徑較窄，加上那天遊人特別
多，有的轎夫更是以極速抬着轎子快步前進

，幾乎把我們撞倒。
當晚上我們下榻金都大酒店後，大家都

在疲倦中迅速進入了夢鄉。
第五天的行程，我們前往集合佛道儒三

家建築藝術於一體的普光禪寺參觀。普光禪
寺建於明朝，由皇帝賜建，集宋、元、明、
清各個朝代的建築風格，具有很高的歷史價
值與觀賞價值。同學們發現，寺中的斗拱規
模比其他同類型的寺廟都宏偉，原因在於普
光禪寺是皇室建築，因此規模較大。另外，
寺中有很多地方都凸現了皇室的地位，如大
雄寶殿外的柱子上有龍標記等。

第二個行程是參觀張家界貿源化工有限
公司。這個化工企業採用現代生物化學技術
對五倍子進行深入加工，提取化學成分，進
而廣泛運用於食品、醫藥、航空等多個領域
。可惜當時適逢搬遷期間，我們只看到仍未
開始運行的新址，不過同學們的求問興致不
減，積極向負責人發問。

不少人都認為中國的環保工作仍然落後
，不過貿源化工的負責人表示，國家對企業
的環保工程要求嚴謹，不容許過分污染的情
況出現。由此可見，在政策上國家對環保是
很着緊的。

我們隨後來到張家界市第一中學進行學

習交流。在校門夾道歡迎我們的一中學生，
有的更穿上了民族服飾，十分漂亮。

兩校同學在演講廳藉文藝表演進行分享
交流。一中同學不但演出了民族舞蹈、民歌
，還有活力十足的街舞；漢華同學也早有準
備，小組演唱、笛子演奏都是拿手好戲，大
家更藉《在晴朗的天空下》一曲憑歌寄意，
勉勵兩地同學好好地珍惜這段緣分。兩校同

學熱情地一起交談、拍照，彷彿有說不完的
話題。

我們為這次交流預早準備了一些小禮物
，而一中同學更別出心裁，他們把早已寫好
的一封信附在禮物裡，信件附上了寫信同學
的名字及聯絡方法，方便大家日後聯繫。

【漢華中學○七至○八年度中六級區域
綜合考察湖南行‧之二‧下周四待續】

▲煙雨迷濛的天氣，無損同學結伴欣賞張家界美景的興緻

好
孩
子
和
壞
孩
子

中
華
基
督
教
會
基
慧
小
學
五
年
級

鄭
淑
尤

「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是二○○八年北京奧運會
的口號。舉辦奧運會是中國人民多年來的夢想，這個夢想終
於在二○○八年八月八日實現了。

我校為了響應奧運會，在奧運會之前的一整年裡舉辦了
很多有關奧運的比賽和活動。幸運地，我在教育局舉辦的
「奧運教育推廣計劃設計比賽」中獲得小學組優異獎，獎品

就是與兩位同學在校長的帶領下，到北京參加五天的交流團。
能夠參加這項活動，我們感到非常榮幸。我們懷着既緊

張又興奮的心情前赴北京。到達北京當天，我知道與我同行
的有一百三十多人，當中包括教育局的職員、校長、老師和
同學。

來到北京的第二天，我們看了兩場比賽，分別是沙灘排
球和曲棍球比賽。那天早上我們很早出發，因為我們整個交
流團的一百三十二人要一起前往到奧林匹克公園看比賽。導
遊提醒我們在場館內的一些觀賽規則，我們只帶了手機、相
機、入場券、雨傘和少量金錢進場。基於保安理由，我們要
接受嚴格的安檢。

這次是我第一次觀看曲棍球比賽，
由澳洲和南非對賽。坐在我們前方的是
一批支持南非的觀眾；而坐在我們後面
的卻支持澳洲的。坐在中間的我們被前
後觀眾的熱情所感染，同樣看得十分雀
躍和投入。場上運動員的服裝很特別，
穿得像一個個武士般站在球場上，手裡
握着的球棍就像高爾夫球棒一樣。每次
有入球的時候，場地熒幕都會出現 「歡

呼」、 「鼓掌」等文字，觀眾的反應異常興奮。
晚上我們前往朝陽公園觀看沙灘排球，同樣是經過一輪

嚴格的安檢才能進場。沙灘排球與曲棍球完全不同，球場的
每一邊只有兩位運動員，不過戰況一樣激烈。司儀就像電台
的主持人一樣，常常帶領觀眾玩 「人浪」和唱歌，非常輕易
地就把場地氣氛推至高潮。

除了觀看奧運比賽，我們還到天安門廣場、故宮和圓明
園等地遊覽，去王府井大街購物和觀賞夜景。天安門廣場的
布置內容都以奧運會為中心，四周插滿奧運旗幟，連花草圖
案也修剪成奧運標誌。不少人是特地為了觀看這些布置而來
的，場面好不熱鬧。

五天的交流團行程轉眼間便結束了。我真的很高興能有
機會親身到北京感受奧運氣氛和觀看精采的比賽，同時也感
受到北京市民的熱情和友善。這次旅程使我非常難忘，我覺
得北京市民對舉辦這次奧運會表現得非常投入和積極參與，
不論是言行或生活習慣給人一種精神奕奕、神采飛揚的感覺
，令我重新認識了北京。


